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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 之 重 要 ，教 师 之光荣，古 有 定 论 。
两千 年 前 我 国 哲 学 家 荀 子 就告 诫 人 们：“国
将兴 ，必 贵 师 而 重 傅”；“国 将 衰 ，必 贼 师
而轻 傅”。《学 记 》中 把 “尊 师 ”放
在首 位 ，强 调 指 出 ：“凡 学 之 道 ，严
师为 难 ，师 严 然 后 道 尊。”文 起 八 代
之衰 的 韩 愈 ，对 教 师 更 是 推 崇 备 至 。
教师 ，确 实 是 值 得 我 们 尊 敬 和 赞 美 的
人。

我们 之 所 以 尊 敬 和 赞 美 教 师 ，是
因勾 教 师 从 事 着 一 项 平 凡 而 伟 大 的 事
业、承担 着 知 识 的 传 授 和 人 才 培 养 造
就的重任，象 红 烛 ，默默 照 亮 着 人 们
前进 的 道 路 ；如阶梯 ，帮 助 着 人 们 攀
登科 学 文 化 的 高 峰 ；似 雕 塑 家 ，精心
塑造 着 人 们美好的 心 灵 ；象 园 丁 ，用
自己 的心血浇 灌 着 祖 国 的花 朵 。平 心
静气 地 想 一想，无 论 是 名 相 魁 帅 、科
坛泰斗 、还 是 令 人 敬 仰 的 伟 人，哪一

个人 的 成 长 能 离 开 教 师 的 教 诲 ，哪一
个人 的 成 绩 没 有 凝 结 着 教 师 的 崇 高 劳 动 ？！

不意 ，教 师 的 工 作 过去却 常 常 不 被 人 们
所注 目 和 重 视 。这 固 然 由 于一 些 人 对 教 师 在
社会 上 的 地位 和 作 用 还 缺 乏 认 识；还 由 于 教

师光和 人 打 交 道，是 在 育 “人”上 作 文 章 ，
不象 物 质 生 产 那 样 立 竿 见 影 。有 人也 许 会
说：“教 师 的 工 作 不 过 是 上 几 节 课 ，改 几

本作 业 ，找 学 生 谈 谈 话 而 已！”说得
何等 轻松 ！可 你 知 道 教 师 上 好一 节
课将 花 费 多 少 备 课 时 间 ，批 改 一堆 一
堆的 作 业 将 熬 多 少 个夜 晚，找 学 生 谈
话将 失去 多 少 休 息 时 间 ！我 们 一 定 要
认识 教 师 工 作 这 个 突 出 的 特 点 ，尊 重
教师 的 辛 勤 劳 动 ，使 尊 敬教 师 蔚 成 风
气。

陈云 同 志 说：“四 化 需 要人 才 ，
人才 需 要 教 育 ，教 育 需 要 教 师。”教
师是 搞 好 教 育 、培 养 人 才 的 工 作母
机，离 开 了 教 师 ，教 育 、人 才 就 成 了
无本 之 木 、无 源 之 水 ，经 济 腾 飞 也不
过是 镜 中 之 花 罢 了 。在 某 种 意 义 上
讲，我 们 国 力 的 盛 衰 ，经 济 发 展 后 劲
的大 小 ，四 化 宏 伟 目 标 能 否 顺 利 实
现，将 取 决 于 教 师 培育 人 才 的 数量 和

质量。“文 革”中 那 种 “贱 师 轻 傅”，不 要知
识、不 要教 师 、不 要人 才 ，几 乎 使我 们 国
家遭 到 灭 顶 之 灾 的 血 的 教 训 ，不 正 说 明 了
尊重 教 师 的 重 要 么？！

函院 里 的 园 丁 （ 散 文 ）

张丛 笑

　风 儿 ，徐徐地吹 ，浅蓝色的 风扇 ，在无
声地划 写 着 两 个小弦。印 着玉兰花的淡绿色
的窗帘儿，湖水似地皱动 着 ，发 出吟歌般的
啦啦声 。

妻站在 门 框里 ，一只 手扶着 门 框，一只
手还抓着 从 肩 上 垂到腰 间的提兜 。提 兜，是
深蓝色的 ，里 边鼓 鼓囊囊的 。

她在凝视着那 如 水皱动的窗 帘 ，凝视 着
驯服的 不断地 划 着 小弦的风扇 。不 ，她似乎什么
都没有看。我 在她的 旁边 站 了 一分 钟 ，她竟一点
儿没 有 感 觉 。

“ 怎 么 ，累 了？”我轻声问 。
她回 过头来，眼睛望着我，叹了 口 气 。
这几天 ，妻 就 读 的 中 国 人 民大学函授学院新

闻专 业，正在进行学期考试。妻 已读 了 两 年 了 ，
她是 在工作的 岗 位 上 学 习 的 。我 知道，由 于读 函

授学院 ，
她的 生 活
节奏 变得
紧张 而沉
重。

“ 啊
天太热 ，
来，吃 几
牙瓜！”
我把盛 着
红沙瓤西
瓜的 小瓷
盘放在茶
几上 。

她用 美
丽的眼睛
看着我 ，
怔怔的 。

“ 吃
呀！”我
又一次 催
促。

她的

嘴唇启 开
了，笑 了 ，

手却 没 有 动 。
我想起来 了 ，她给我 讲述 过的 函 院老师的 有

关事儿来。他们多 辛苦哟，从北京专 门 来古城西
安，给 这 些 因 “文革”而拉下 “趟子”的 同 学们讲
课。作业。要求得十分严格，字数、侧重点、完
成作 业的时间 等 等 ，都有规定，批改作 业及 时而

认真，有一次，妻的作业发下来了。老师竟在 那

上边用 红笔改 了七处 ，连使用 不 当 的标点符号都
改了过来 ，给作业本扉页上的 “成绩”栏里打 了
个“中下”，并 附有一行小字：“历史问题的论
述必须史料同理 论结合 ，切忌 空乏。”下边署的
名字是 “杨东梁”。

“ 本来么 ，学期考试，大家只希图 快点儿 ，
甚至 ，有 人还梦想能开卷儿……”妻说，“但杨
老师 不 ，他先把全书 从头 至 尾 讲 了一遍；第二
遍，是 讲重 点 部分，重点题解；第三遍，圈 出 一
个范 围 又讲 ，光这 ，就用 了三天。最后 ，范 围 又
作了 一点儿限制 ，在此基础上 ，抽 签答题……”

我惊愕 了 ，如此 细哟 ，如此 负 责 哟 ！
新闻 专 业，是在某单位 业校的 一所教室里讲

课，教室 小、学生多 ，有 时 ，气闷得人头晕，而
可爱的 函 院老师，就是 在那里 ，每 门 课面授二三
十节。学期 末，他们又千里迢迢赶来，为 同 学们

“ 温二遍”，进行 负 责的考核 。
妻告诉我，他到老师歇宿的 招待所看 了看 ，

老师汗流浃背 ，正 在啃 着一个馒 头，茶杯的茶水
早凉 了 ，老师的 眼睛布着 血丝 ，说：“有两个同
学作 业 补交来 了 ，我 正看 呢 ，看 ，写 得 不 理想
… …”他的脸不那么愉快。汗珠，顺脸颊流到脖
子下 ，汗衫让湿 了一个桃……

窗帘儿起舞着 ，如此轻 飘 ，如 此 翠 绿；西
瓜，是红沙瓤的 ，如此诱人 ，如此甜；可我的眼
睛不知为 什
么，变 湿
了，我望见
了，那窗 户
下的 小桌上
的半缸茶 ，
还有 那湿成
桃形的穿 在
瘦骨 身 材
上的 汗 衫

风扇 ，
仍在 划 写
着两 个 浅
弦。

朝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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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师 ，您 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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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届 教师节抒 怀
霁帆

丹桂 飘 香 秋 意 浓 ，抒 怀 佳 节 动 古 城 。
九月 一 声 园 丁 曲 ，四 时 千 重 桃 李 情 。
讲坛 何 恤 鬓 已 皓 ，几 案 更 爱 枫正 红 。
继往 人梯 开 来 业 ，汗 浇 园 囿 慰 平 生 。

外国 尊 师轶 闻
日本

日本人有尊师 的 传统 ，他 们普遍
认为 教师是 为 全社会做 出 自 我牺牲的

日本的 师 范生都有一种光荣感 和
自豪感。他们 从考进师范学校的 第一
天起 ，就 穿上 “教师服。”当 穿着教

师服的 师范生踏上公共汽 车 或地
铁时 ，乘 客们 都 会 自 动起立让坐 ，
以示 对未 来教 师的 尊敬 。

捷克斯洛伐 克
捷克 人特 别尊敬小学教 师 ，

在社会上有一条 约 定 成 俗 的做
法：凡 是取 得学位或是有 了某 项
成就的 学者 ，都得去看 望 自 己的
启蒙者 ——小学 教师。而淳 朴敦
厚的 斯洛 代 克农 民则把收获到的
丰收果实馈赠给小学教师，以表
敬意。（马 宏 伟 辑 ）


